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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勇微怔道： 「主人祇准小的發一支
箭？」

駱仲和沉聲道：
「一支箭還不夠？你沒聽金大俠說過他

一輩子也祇用那十幾支箭，這才是至理名
言，行走江湖總不能另外派個人專門給你背
著箱子，供應你用箭！」

駱勇沉思片刻，才對箭靶的方向喝道：
「放活靶！」

牆邊昇起一個木架，架上放著一圈黑黑
的東西，由於距離較遠，看不清是什麼接著
地下又伸出一把燒著的稻草，迎空搖了幾
下，火熄去了，卻冒出一股濃煙！

然後祇見草圈移到木架下面，讓濃煙熏
著那球黑黑的東西，片刻之後，遙遠傳來嗡
嗡的聲音！

駱勇輕叱一聲，長箭搖曳而出，然後是
箭矢掠空之聲，呼嘯不絕，僅在濃煙中繞
轉，直到等的一聲，好像是箭釘上了木靶。

駱仲和才笑道： 「把靶子送過來，看看
你這次的成績如何！」

駱勇飛步過去，抗著木靶過來，祇見靶
上斑斑點點，停著許多蜜蜂的屍體，箭桿出
插在靶上，箭簇入木寸許，穿透了那圓黑黑
之物，原來是一個蜜蜂窩！」

金蒲孤這才知道他們飛靶的練法，那是

利用濃煙將蜂窩中的蜜蜂趕出來，再利用一
箭之威，將那些飛散的密蜂一一釘死在木靶
上，看這蜂屍體約有七八十頭，駱勇居然能
在一箭之下將他們全部射殺，的確是神乎其
技了！

呂子奇也不禁變色，李青霞更是驚奇得
都合不攏嘴來！

駱仲和似乎還不滿意地皺掙皺眉道：
「到底還是不能夠純熟，怎麼箭也釘上去

呢？」
金蒲孤一笑道： 「除惡務盡，先生還是

不滿意，實在是作難射手了！」
駱仲和臉色一變，金蒲孤含笑拔出長

箭，破開蜂房，祇見箭桿上帶著一頭巨峰的
殘屍，正是蜂群中的后蜂！

蜂后體軀過巨，是以無法飛出蜂巢，為
了要殺死他，祇有連窩一起射穿，駱仲和是
故意裝作不知，用以暗示駱勇的手法神妙，
誰知卻為金蒲孤一語道破，足見他對這一道
並不陌生，是以駱仰和臉色才為之一變！

駱洛仙卻興奮地道： 「我說的吧！金大
俠乃箭中之神，這些花樣怎能逃過他的法
眼！」

駱仲和似乎不死心，仍是強笑地問道：
「金大俠覺得尚可一看否？」

金蒲孤搖頭道： 「盡美矣！未盡善也！

」
駱勇原是一臉得色，聞言也是一怔道：

「大俠能指示一番嗎？」
金蒲孤道：
「這些蜂屍有的破腹，有的穿胸，有的

碎頭，不能在一個部位上，似乎功力還不夠
爐火純青，然蓋世已無敵手矣！」

駱勇臉上一紅道： 「大俠所說極是，想
來大俠一定更為高明了！」

金蒲孤搖搖頭道： 「我做不到！」
駱勇似信不信地道： 「大俠見微知著，

忽然又說出這種活，似乎太叫人懷疑了！」
駱仲和也道：
「金大俠光是挑剔人家的錯處，自己卻

祇說不練，假如不是謙虛？便是瞧不起人
了？」

金蒲孤忽而神色一正道：
「箭為凶器，卻基於人道，為了練功，

將這些無辜的小生命加以慘殺，似非俠者所
應為，在下做不到的就是這一點！」

駱勇先是一怔，繼而冷笑道：
「這麼說來，古人創造弓箭，祇是為了

用來射木靶子的了！」
駱強又走過來道：
「那裡！金大俠以俠自居，他覺得用蜜

蜂作靶子太小了，非要射人才過癮！」
駱仰和笑笑道：
「你們都是胡說八道，孔子曾詐道，讓

過戈不射宿，因為他們沒抵抗能力，也沒有
躲避的機會，金大俠箭誅十六凶人，一來是
因為他們有取死之道，二來是因為那十六人
武功都很高，所以才引起他的興趣，看來今
天要領略金大俠的神射是太難了，除非我們
能 找 出 一 個 夠 份 量 的 凶 人 ……」

（一四八）

在哥哥的床邊，小梅和小竹姑婆還是一如往
常，像兩隻猴子般坐著。她們當中一個指著身旁
的位於要我過去，我弄不清楚叫我的是那一位，
祇能照著那人說的去做就是了。

「久彌，這位就是你弟弟辰彌，他已經長成
一個有為的青年了。辰彌，這是你哥哥。」

其中一位姑婆為我和哥哥介紹。
我默默不語地在下望，正好對上了哥哥那道

幾乎要把人吞噬掉的眼神，最後他發出含著痰的
聲音說：

「看起來真的是一副年輕有為的樣子，田治
見家竟然能生出這樣的好男人，真是大稀奇了！
哈哈……」

這笑聲聽起來有點陰險，然而哥哥卻因為笑
得過分劇烈而咳得更厲害了。當他咳嗽時，房間
裡充塞著那股令人作嘔的味道，這股臭氣雖然今
人難以忍受，但是哥哥剛剛說的那些語，卻讓我
不敢把頭抬起來。哥哥持續咳了一會之後。終於
停了下來，轉頭跟坐在另一邊的人說：

「阿慎，怎樣？有這樣好的弟弟回來，你說
我能不安心嗎？終於有人可以繼承家業，我也能
安心的閉上眼睛了。久野表叔，你也替我感到高
興吧！哈哈哈！」

哥哥看起來好像又要咳嗽的樣子，其中一位
姑婆趕緊遞杯水給他。祇見哥哥的喉結骨碌骨碌
地滑動著，咕嚕地把水喝下去。最後，他把頭往
旁邊一靠，說道：

「好了，不用了。姑婆，別煩我了。」
他把杯於用力推開，然後轉頭面對著我說：
「辰彌，我幫你介紹，坐在最旁邊的那個人就是久野表叔，

他是個醫生。對了，我聽說最近我們村子又多了一個好醫生，辰
彌，如果你生病了，就可以請他來替你看病。坐在他旁邊的是你
堂哥慎太郎，雖然他在這個村莊裡沒有任何財產，你還是要盡可
能地討好他，讓他對你好一點，懂嗎？要知道入境隨俗的道理，
努力做好你的工作，好讓大家都疼愛你。最後還要注意一點，就
是別讓壞人侵佔田治見家的財產。」

說到這裡，哥哥又開始咳得很厲害。我看在眼裡，不禁十分
替他擔心。

就在這同時，不知怎麼搞的，我覺得有一團漆黑的影像在我
心底深處擴散開來。

雖然我還不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但是，由哥哥的態度來
看，我可以明顯感受到他對久野表叔和慎大郎堂哥都心懷憎恨，
甚至可以說充滿敵意。就算是親朋好友，也祇有在情況危急時才
知道究竟誰才是敵人或朋友。這一點讓我深深感受到鄉下傳統大
家族之間彼此相處的困難。當我為他們的處境感到悲慘、無奈的
同時，一股難以形容的沮喪席捲了我的全身。

不曉得是不是因為太興奮的緣故，哥哥一直咳個不停，咳到
幾乎讓人以為他會因此而斷了氣。聽到他的痰始終卡在喉嚨出不
來時，我就覺得心中一緊，再加上那股難以忍受的惡臭飄散在這
個梅雨季節的潮濕空氣裡，更加今人恨不得能馬上轉身逃開。

儘管哥哥咳得如此嚴重，卻沒有一個人挺身出來慰問他。小
梅、小竹姑婆雖然蛤曲身子坐在他的面前，卻連看也不看他一
眼。就算她們對哥哥的病已經不抱任何希望，可是依常理來看，
她仍偽態度也未免大無情了吧！ （三十五）

韓香笑道： 「妾本意欲與小姐遣悶，不料到添了小姐的感
傷，今日即承小姐見賞，敢求不吝珠玉，見贈一詩，也不在了賤
妾年來的苦心。」柔玉小姐道： 「詩卻容易，祇恐讚歎不盡，今
夜夜已深了，料不成寐，我們作個竟夜之談，你一邊啜茗焚香，
我一邊做詩，你意下如何？」韓香喜道： 「如此韻事，有何不
可。妾替小姐捧硯，求小姐多作幾首。」

柔玉小姐道： 「你但說要幾首，我便作幾首贈你。」韓香笑
道： 「妾雖然是這般說，也不敢十分苦勞小姐的心事，適間止彈
得四曲，祇求四首便夠了。」柔玉小姐聽了，也笑道： 「所望不
奢，也好打發。」

韓香忙來磨墨。這柔玉小姐，真個才情敏捷，一壺香茗才
熟，四首新詩旱完，向韓香說道： 「詩已成了，待我去尋一幅松
綾寫來相贈。」韓香驚道： 「小姐，你敢是曹子建的後身麼，怎
生神速乃爾！」柔玉小姐輕移蓮步，到箱中取了一幅白綾，約有
二尺來長，放在桌上拂得平平的，將那玉筍般的纖指兒，拈著霜
毫，一氣寫完，卻是四首七言絕句。那字兒寫得宛如簪花美女，
步月蟬娟，好生可愛。韓香接到手中，將這詩一句句嬌聲朗誦。
頭一首道：

聰明端是女中豪，學得琵琶絕世高。
一曲項王垓下戰，悲哥叱吒響弓刀。
其二
誰遣文姬去復歸，曹公高誼古今稀。
閨中妙手彈偏苦，母泣兒啼淚滿衣。
其三
繡閣宵深影不孤，琵琶如訴繞庭梧。
弦中且止求鳳曲。慚愧文君已二夫。
其四
一曲新聲不可聞，歌殘金縷淚紛紛。
君王舊事風流甚，輦道閒花怨夕曛。
韓香誦罷，喜不自勝，走向柔玉小姐跟前，深深拜謝道：

「兒女小伎，蒙小姐賜以珠玉，感刻良深。」柔玉小姐笑道：
「巴音俚句，尚恐不能盡其萬一，何足言謝！」

此時，蔣青巖尚在樓下，將小姐這詩一句句都聽得明白，記
得清楚，暗暗稱羨不已。卻見夜已深沉，祇得東轉西撞，回到書
院中去。這夜韓香與柔玉小姐同榻。青巖回到書院中，將後門依
舊鎖了，輕輕摸到自己榻上睡下，細想這夜的光景，也依了那柔
玉小姐的韻。和了四首。（二十三）

不過這也讓她的腳踝痛到差點視出眼淚，
看著自己的手腕正被他的大手握住，她有
些慌了。

「學長，不好意思，謝謝你！」
「能走嗎？」他擔心地問。
「可以啦，我又不是弱不禁風的小

貓。」她以大大的笑容來掩飾自己的無
措。

他放開自己的手。 「不能穿高跟鞋就
不要勉強，自己要小心一點。」

有這麼明顯嗎？他怎麼一眼就看穿？
「我知道，那我走了。」她強忍著痛，盡

量讓自己看起來很正常，一步一步離開他
的視線。

離開權威公司，她沒有多餘的時間去
想孟虎、去想剛剛發生的事，因為再不快
一點，鐵定來不及到下一個面試地點。

既然這裡沒希望了，她一定要把希望
寄托在這家知名的化妝品公司。

他不會錄用她的，畢竟他曾經拒絕過
她的告白，他沒有理由拿石頭砸自己的
腳，讓自己陷入天天看見她的尷尬中。

她告訴自己，崔幼晴，加油！加油！
加油！

等下的面試一定要成功！
崔幼晴一踏上套房的原木地板，連忙

把折騰她雙腳的高跟鞋踢掉。她發誓，下
次再也不讓自己的雙腳這樣受苦受難。

「回來了呀？」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的
曾瑪俐立刻把電視遙控器給關掉。 「怎麼
樣了？有希望嗎？」

曾瑪俐和崔幼晴是大學同班同學，兩
人念的是企業管理，不僅同住一間寢室，
感情也好到比親姊妹還要親。

原本在中部工作的崔幼晴，離家北上
來找工作，她投靠的人就是曾瑪俐。

曾瑪俐是幼教老師，目前在安親班工
作，專職輔導小學生的課業；她在臺北租
了間小套房，原本打算和男友共度兩人世
界，崔幼晴一來，她二話不說的延後和男

友的同居計畫。
崔幼晴承諾，祇要

一找到工作，就立刻搬
出小套房。人家曾瑪俐
都已經這麼夠義氣了，
她怎麼能繼續打斷他們
情侶間的恩愛。尤其曾
瑪俐的男朋友俞宇堂，
每次看到她，眼神都哀
怨無比。

「不知道，我現在
很怕抱持希望。」崔幼
晴 在 曾 瑪 俐 的 身 邊 坐
下。

「妳別那麼挑嘛，
先找個能餬口的工作，
賺點生活費，然後再慢
慢騎驢找馬。」

「瑪俐，如果今天
面試的兩個工作還是沒
下文，我就去便利商店
打工，我不會繼續麻煩妳的。」崔幼晴既
愧疚又不安。

原本，在崔幼晴的計畫裡，半個月內
一定可以找到工作，誰知道三個月過去
了，不是她嫌工作不好，就是人家看不上
她。

她也不想這樣呀，真的是她犯太歲？
還是時運不濟？

「晴晴，妳說這是什麼話！好像我很
小氣。我不是不讓妳住，而是真的希望妳
能找到工作。」雖然很想快點和俞宇堂在
一起，但她不是那種無情無義的人。

「我知道，妳對我很好，再怎麼說我
都不該再依賴妳了，畢竟我自己得對我自
己的人生負責。」

「我怕妳誤會，說我重色輕友。」
「妳本來就是，有了俞宇堂就忘了

我。」崔幼晴故意要哀怨，卻惹來曾瑪俐
雙手的進攻。 （五）

齊白到了洞壁，立時踏著那些可供踏足的石
頭，向上攀去，不一會，就到了石坪上。一到石
坪，齊白就發出了一下歡呼聲，指著洞壁上的一
個山洞口，我在那時，向石坪下看了一下。

那石坪大約離地有五十公尺左右，居高臨下
看下去，整所巨宅看得更清楚，多看到那人仍然
呆立著。齊白不論何時，都隨身帶著電筒，向洞
內一照，我就聽到了他一下吸氣聲。

我連忙也到了洞口，齊白手中的電筒不是很
亮，可是也足可以看得清洞口的情形。洞並不
深，式樣十分奇特，看來一半天生，一半人工。
洞是長形的，兩旁都有許多小洞，蜂窩一樣，不
下百十個，每一個都呈圓形，洞口都有石碑封
著，石碑上，刻著字，全是官職和人名。首先看
到的一個官銜是 「正四品少詹事」，那是負責輔
遵太子的詹事府中的官員，正合隨建文帝出亡的
身份。

我們用電筒一塊一塊石碑照過去，可想而
知，石碑之後，一定是棺木，棺木之中自然是死
者的遺體。

第十二部：割頸自殺的行為
我和齊白走了進去，電筒光芒掃到了最後。

洞底處，是一個線條簡單的石台，兩旁居然各有
一對石獸，一塊巨大的石碑上刻著 「大明建文皇
帝之墓」的大字。在大字之下，是 「大臣某某、
某某恭立」字樣，約莫有十來個人名，可知建文
帝死的時候，至少不還有十來個和他一起出亡的
人還活著。

再看日期，是 「建文二十八年春二月」，建
文帝出亡是建文四年，可知他在這山洞之中．還
活了二十四年之久，想想這種日子，不知是怎麼
熬過來的，也真令人有點不寒而慄。齊白的聲音
有點發顫。 「他……是早死了的，他真的是鬼！」

我叱道： 「胡說，他是人！」
齊白的思緒顯然十分亂： 「他……是從墳裡

……逃出來的？」
我惱怒： 「你胡說什麼，那人是那人，死了

的是死了的，不相干！」
齊白轉過頭來，盯著我： 「也不能說不相

干，你自己就說過，死人的靈魂，可能干擾那人
的腦部活動！」

我感到一片茫然： 「如果遊魂要找人上身，
不論是誰，總有一個人是偏偏被他揀中的！」

齊白的話提醒了我： 「對了，把這個人原來
的身份是什麼查出來，對瞭解整件怪事，大有幫
助。」

齊白卻雙眼發直，望著那些陵墓，樣子和被
我打了一巴掌之後的那人差不多。我知道他是犯
什麼毛病，他是一個盜墓狂，忽然之間，見了那
麼多古墓。那就像是酒精中毒的酒徒，忽然見到
四週圍全是美酒一樣，會產生不可遏制的行
動！ 我忙伸手拉了拉他的衣袖： 「你看看清
楚，祇不過是隨便放在山洞中而已，那根本不是
帝皇的陵寢！」

齊白聽到了我的話，可見他的神態，並沒有
什麼改變。我是在提醒他，這裡的古墓，沒有發
掘的價值，因為人人都可以看得出，那祇是草草
了事的埋葬，甚至祇是棺材上堆上一些石塊在而
已。 （七十三）


